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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观潮

刘汕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

里 ……”一 首 旋 律 优 美 、朗 朗 上 口 的

儿 童 歌 谣 是 每 个 人 童 年 不 可 缺 少 的

快 乐 元 素 ，它 启 发 着 儿 童 去 感 知 、接

受 、构 建 自 己 的 音 乐 世 界 与 审 美 意

趣 。而 今 年 ，流 行 歌 曲《孤 勇 者》成 功

俘 获 众 多 小 粉 丝 ，成 为 孩 子 们 的“ 接

头暗号”。连主唱陈奕迅都感到意外，

调 侃 ：“ 听 说 我 出 了 首 儿 歌 ？”《孤 勇

者》儿歌化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

象 ，也 向 我 们 提 出 了 疑 问 ：为 成 年 群

体 而 作 的《孤 勇 者》缘 何 成 为 新 一 代

“儿歌”？这能够为当下的儿歌创作提

供什么样的启示？

《孤 勇 者》能 够 在 短 时 间 内 受 到

儿童欢迎，与其自身的“先天条件”密

不可分。简单易跟唱的旋律、“口号”形

式的副歌……孩子们往往听一两遍就

可以模仿哼唱。铿锵有力充满“燃点”

的节奏则赋予《孤勇者》很强的气氛烘

托感，孩子们常常听着听着就跟着手

舞足蹈，进入了自己编织的小小世界。

这 首 歌 的 歌 词 立 意 也 是 一 大 亮

点，词作者唐恬在创作之初就把“歌词

里要有人”作为创作理念，把视角聚焦

于那些默默付出的普通人。武汉市一

所小学曾对孩子们为什么喜欢《孤勇

者》进行过一次调查，孩子们回答《孤

勇者》会让他们想到很多“没有站在光

里”的人，例如隐姓埋名的缉毒警察，

保家卫国的边疆士兵，也可以是抗疫

一线的医护人员，风雨无阻的外卖小

哥……

法国著名音乐评论家罗曼·罗兰

曾说：“艺术的伟大意义，基本上在于

它能显示人的真实感情、内心世界的

奥秘与热情的世界。”《孤勇者》能够打

动孩子的内心，在于其本身传递出来的价值观是质

朴、美好、坚韧的，人类拥有共通的情感，共鸣使文

化流传，文化则能激荡情感。

此外，特殊的传播路径也提供了助力。作为知

名网游《英雄联盟》衍生动画《双城之战》的中文主

题曲，它在上线之初就受到了游戏圈与动漫圈的热

切关注。

而这也是对未成年人有着巨大影响力与吸引

力的两个圈层。动感精细的动画效果配合励志的剧

情故事，其 MV 通过视、听觉效果的双重加持成功

打入了渴望理解、渴望成功，燃烧着“中二之魂”的

青年群体之中，并随着热度的累积逐渐向更低龄的

儿童群体扩散。与此同时，基于大数据、算法功能的

个人推送机制也为它在社交媒体的传播提供了助

力。于是，各种各样的改编版本层出不穷、“爱你孤

身走暗巷，爱你咕叽咕叽汪”的接头暗号梗火遍各

大平台……由此可见，《孤勇者》的儿歌化是内外多

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那么，《孤勇者》的儿歌化，能为当下的儿歌创

作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必须看到，不同于传统媒体

时代家长对孩子媒介接触的把控，新媒体环境下，

儿童不仅更易获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

设备，并且让他们获取了远超于前代的信息。《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

2020 年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达 1.83 亿人，互联网普及

率达 94.9%，其中 33.7%的小学生在学龄前就已经开

始使用互联网。这使得新时代的儿歌将处于一个必

须与其他种类歌曲竞争的局面。注意力的分散、碎

片化传播的不完整性、中外流行歌曲的强劲吸引力

使得数字时代下儿歌传唱变得越来越困难——新

时代的儿歌，必须更具时代性。

与 成 年 人 一 样 ，孩 子 也 有 着 自 己 的 艺 术 判

断，意大利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提出幼儿在 4

岁之后会逐渐进入音乐敏感期，产生自己的音乐

偏 好 。创 作 儿 歌 只 有 关 注 并 真 正 尊 重 和 平 视 儿

童，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儿童歌谣。《孤勇

者》受 孩 童 欢 迎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因 为 它 的 曲 调 激

昂、歌词直白、立意积极。但值得注意的是，《孤勇

者》仍然不属于儿歌的范畴。它却启示着我们，我

们确实应该尊重儿童朴素的审美意趣，创作高质

量 、且 符 合 时 代 的 儿 歌 去 引 导 、培 养 他 们 对 美 的

感知能力与鉴赏能力。

对待《孤勇者》儿歌化，我们应持一个客观的态

度，既要看到成人文艺与少儿文艺之间的区别，尊

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与所处年龄阶段的特殊性，也

应满足他们逐渐成长的审美需要，丰富孩子的内心

世界。优秀的儿童文艺绝非幼稚的涂鸦板，而是蕴

含着人类永恒追求——真、善、美的通俗演绎，正如

1957 年电影《护士日记》的主题曲《小燕子》，一只穿

着花衣的、可爱的燕子，飞过了几代人的懵懂岁月，

这些儿童作品的芬芳不会因年龄的增长而消逝，反

而历久弥香。

徐辉

小时候，我总在想，河的那边会是什么？

松滋河自长江而来，分流三支而下，西支

与中支流经公安、澧县、安乡等地，东支自北

向南穿安乡县城而去。我自小在南郊的河堤

边长大，河堤的春日是一望无尽的离原，冬日

铺满了灰蒙蒙毛茸茸的枯草。在洞庭湖以西

的这块黑土地上，河流一直是绕不开的话题

和难跨越的天堑。

听爷爷说过，在更早的时候，一大家子是

住在大堤上的，喝这里的水，享受他的恩泽，

但也逃不脱他的“脾气”。在三峡大坝未修之

前，安乡一直被称为“水窝子”，时常涨水，影

响人们居住，于是大家在县政府的号召下搬

到了离大堤 100 米远的内垸。

傍水而生，大堤其实就是平原上的“山”，

只要爬上堤岸也能游水波之兴、览田园之袤。

于是乎，“上大堤玩”就成了猫捉老鼠的

游戏。父母们明令禁止，孩子们偷偷上去，发

现了就要“打家伙”。一览无余的平原到底是

单调的，孩童们不可能抵得住“身处高处”的

诱惑。一到假日，我和小伙伴们就穿过邻居的

菜地，爬上高我们几十倍的大堤眺望平原、俯

瞰河流、仰望天空，随即又冲下外堤去河边玩

水。水里总有叠乱的石头，会有小鱼经游，翻

螃蟹则是伙伴们最大的乐趣。但我统统不感

兴趣，我只好奇那边的世界，遥望对岸隐隐约

约也有漫长的堤岸和树的影子。

时光如松滋河里的流水，转眼到了 2014

年，我离开家乡出去求学，心中有了更远方的

世界，也不再关心起家乡的变化。

“儿子，最近附近有很多工人来测量土

地。”妈妈打电话说道。

“是做什么的呀？”我疑惑。

“听邻居们说，像是要修一座桥……”妈

妈说。

要不是妈妈说起，我都不知道这个消息。

挂断电话，我立刻上网搜索证实。原来为缓解

北一桥的交通压力、方便南边人们的出行，安

乡县政府决定修县城的第二座桥，位置就在

南边的长岭洲地段，离家仅两百米。

以后假期回来，我都要去看一看桥的进

度。路基、桥墩、桥台、桥跨……这座桥修了五

年，从我读大学横亘到读研，终于在 2019 年

夏天通车。

“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这句诗恰

如其分。长岭洲大桥的修建，改变了安乡的交

通条件，联通了东西两个大垸，联通了杭瑞、安

慈两条高速，让西岸安康、下渔口、陈家嘴等 5

个乡镇能更快到达县内，桥梁换得了“自由”。

搭乘发展的快车，我儿时的遐想也变成

现实。当我第一次用脚步丈量这座庞然之桥，

横过阻碍我儿时畅想的河流，我举目四望，穷

尽目光去看一切，看天地、花树、看原野、高

楼，松滋河水奔天际毫无退意，错落的楼宇被

大地紧密簇拥，桥的尽头也有如东岸一样的

田野和平常人家。

我联想到古人畅想星月，到今日竟真造

飞船奔向太空；儿时好奇对岸的故事，一桥如

龙便横跨两岸，昔日之畅想总能成为今日之

现实。长桥见证着家乡的变化，是祖国近十年

繁荣富强的一个缩影。我深感近些年日新月

异的同时，也深受中国人敢想敢做的力量的

鼓舞。

回程时，天已浓暗，长桥通明，只有呼啸

的汽车从河水之上飞驰而过。忽而觉得，人终

归是要跨越山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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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莹 廖慧文

徐志辉，安徽阜阳人，美食达人。喜欢钻研各

种美食配方，在视频网站上拥有 40 多万粉丝。

田春山，湖南怀化人，志愿军战士。1951 年 7

月 23 日，牺牲在朝鲜铁原阻击战中。

一张黑白的烈士遗照，一份斑驳泛黄的《烈

士家属登记表》，将这两个时间和空间并无交集

的年轻人，联系到了一起。

一

故事要从一张 70 年前的老照片讲起。

作为一个美食博主，徐志辉经常在各种平台

上寻找美食配方。2021 年 10 月，他像往常一样在

一家旧书网上搜索、购买二手食谱时，一条出售

抗美援朝烈士遗照和《烈士家属登记表》的信息，

蹦进了他的视野。带着好奇心，他下意识地点了

进去。

毫无疑问，这份年代久远的文件登载的是一

个陌生人的信息。但徐志辉却有熟悉感——他的

大爷爷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战士。

一直以来，大爷爷的《烈士牺牲证明书》被家里人

珍而重之地挂在家里客厅正中央，抬眼就能看

见。从小，徐志辉也断断续续地听爷爷回忆过这

位传奇般的兄长——大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后又成为志愿军战士，入朝作战。徐志辉

经常端详着那份高挂着的泛黄文件，崇拜着从未

谋面的大爷爷。由此，他看了不少有关抗美援朝

的纪录片和书籍，对那段历史也越发有敬意。

作为家属，自己从没有见过大爷爷的照片。

网上这份烈士遗照，没有被家属珍藏，却在被售

卖，徐志辉心里不是滋味。烈士的遗像不应该成

为消费或猎奇的商品。将心比心，他几乎是立刻

决定——我要将它“送回家”，送到亲人身边。

徐志辉尝试通过平台联系卖家，劝对方不要

出售，并讨论归还事宜。但卖方并没有回复他。等

待了一阵，为了避免遗物丢失，他只好以 1500 元

的价格买下了这份文件——徐志辉坦言，自己收

入平平，对他而言，1500 元并非一个小数目。

一周以后，一份来自湖北的快递送到了徐志

辉手里。快递很轻，徐志辉小心翼翼拆开，里面躺

着薄薄的两页纸。

一张，是老照片。照片上，有两个身着军装的

年轻男子正目视着正前方，端端正正地并排站在

木板房前。左边男子是方脸，军装单薄且宽大，身

后似乎有一条小狗和一只母鸡。右边男子则有张

稚气的圆脸，穿着棉服军装，看起来比左边男子

的年纪小些。照片左边空白处有一行字：烈士田

纯山遗像。但其中谁是“田纯山”？难以判断。

另一张，是《烈士家属登记表》。登记表上透

露的信息要多得多：田春山，化名纯山，男，1924

年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县四区泸阳乡九农会五组

富角溪，贫农出身。参加革命前，曾经给人放牛、

做长工，家里有一间烂瓦房，亲人有母亲田余氏、

兄田贵二人，一家人在天气不干旱的时候每年能

收入 20 余石谷子。1949 年 11 月，田春山加入独立

团，后经正式改编入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被

编入志愿军第 47 军 140 师 419 团侦察营，两年后，

也就是 1952 年 7 月 23 日在朝鲜铁原阻击战中牺

牲，牺牲时年仅 27 岁。

这就是战士田春山的一生。

二

27 岁！

徐 志 辉 感 到 沉 重 ，也 亲 切—— 自 己 正 是 27

岁，大爷爷在抗美援朝牺牲时，亦是 27 岁。看着照

片上的年轻面孔，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

生：必须要把田春山烈士“送回家”。

但很快，他比对信息时发现了问题。《烈士家

属登记表》上的年龄和出生日期、牺牲日期对不

上。这是不是一份伪造的文件？还是书写者弄错

了？徐志辉有些拿不准，于是暂时将它搁置在抽

屉里。

今年 4 月，徐志辉偶然得知，很多烈士的名字

和信息被记录在“中华英烈网”上。带着试一试的

想法，他找到网站，搜索“田春山”。序号第一，湖南

省怀化市中方县烈士，田春山。出生日期、部队番

号、牺牲日期，都对得上。真是他！

70 年过去了，时移世易，很多地方都已经更

名改制，徐志辉明白，要想根据这份《烈士家属登

记表》上的信息找到田春山的家属，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没关系 ，先找找线索 。经过搜索 ，徐志辉猜

测，文件上的怀化县应该是怀化市，泸阳乡应该

是怀化市境内的泸阳镇，而网络地图上显示，现

在的泸阳镇有个富角溪水库，应该就是田春山的

家乡。

收完小麦，种好玉米……结束了农忙，6 月 14

日，徐志辉简单打包了两三天的行李，乘坐凌晨 4

点的火车出发前往怀化。

傍晚，徐志辉到达怀化南站。为了方便寻找，

徐志辉在当地租了辆车，跟着导航来到了下坪乡

附近的一个山。徐志辉不常出远门，这也是他第

一次来湖南。看着山间的公路弯弯绕绕，他不禁

感叹：“这里和老家完全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多山。”

快到目的地了。路边青葱的农田，徐志辉看

见一位戴着斗笠的老爷爷正在田中劳作，他走上

前打听富角溪村，打听 70 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牺牲的田春山。

老人毫不迟疑地点点头：“牺牲没牺牲不晓

得，没联系嘞。”“从部队回家里了一次，又去了之

后就没再回来过。”

原来，这位姓周的老爷爷，曾在 70 多年前的

村 头 送 别 田 春 山 。“ 他 就 像 是 在 这 里 等 着 我 一

样。”徐志辉感到不可思议。

三

“哪一个是田春山？”徐志辉掏出老照片问周

爷爷。老人细细端详，很快指出了年轻时的伙伴：

“（左边）这个啊。”

“当初他探亲回家时，腰里还别着一把短枪，

再离家去部队时，我是看着他走的。现在又过了这

么久，他家还有一个侄子住在这里。”周爷爷回忆。

在老人带领下，徐志辉终于见到了田春山的

侄子。田叔叔今年六十多岁，面对徐志辉带过来的

烈士遗物，他感到惊讶。他的父亲、田春山的哥哥

田贵去世得早，也很少提起过这件事。所以，他都

不知道自己还有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烈士叔叔。

“如果不是我这一趟过来，田春山烈士可能

就被遗忘了。”徐志辉感到有些庆幸。

随后，徐志辉和田叔叔夫妻一同去了怀化市

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乡人民政府和村委会核实

信息，最终确认：田贵是田春山烈士的兄弟，田叔

叔是田贵的儿子，也就是田春山烈士的侄子。

将遗照和登记表正式移交烈士家属，徐志辉

如释重负。千里奔赴，英雄终于“回家”了。

四

徐志辉也要回家了，周爷爷拿出纸笔，让他

留下姓名和地址。徐志辉想要推脱，周爷爷却慢

慢地说：“我活不了多少年了，但我会交代后人，

让他们记住你。”说着，还掏出钱给徐志辉，让他

当回程的路费。临别时，田叔叔夫妻将徐志辉送

到村口，周爷爷则站在他们初遇时的山坡上，久

久地挥舞着手。

一路行来一路记，回家后，徐志辉把这段旅

程剪辑成视频，命名为《寻找田春山》，上传到自

己的主页。他没有想到，视频发布一个月以来，播

放量高达 400 多万，点赞量将近 60 万，并且热度

还在持续发酵。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周爷爷的孙子也看到

了视频。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爷爷了，没

想到会在这个视频里看到他的身影。

资料记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先后派

遣了 240 万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共牺牲 197653

人，其中派遣的湖南籍志愿军约 6.7 万人，牺牲烈

士 11541 名。他们的名字所指向的，大多是田春山

一般的年轻人。在寻找田春山的这一路上，徐志

辉听到了无数句感谢的话。他说，遇见“田春山”，

只是自己生活中的偶然。真正最应该感谢和铭记

的是每一个为国捐躯的英烈。

让徐志辉欣慰的是，与他家相似，现在，田春

山烈士的遗像已被放大后裱进相框里，端端正正

地挂在田叔叔家里的墙上。

去松滋河的对岸看看

歌曲《孤勇者》海报。

送

田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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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徐志辉（前排）与田春山烈士亲属合影。 受访者供图

田春山烈士（左）。 受访者供图


